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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半多的时

间。每念他的离去，既含悲情又蕴温情。先

生溘然仙逝是其悲，先生对我们的无尽关

爱，如被如照，始终温暖我们的心。今天我

们在这里以画展的方式来怀念他，正是我们

同心共愿的真情。“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

南之子，细把江南图将好景。我们在这里重

新看到这些熟悉的风景、熟悉的画，我们能

不忆江南，能不怀念这位江南的杰出之子？

潘鸿海老师一生艺海跋涉，以油画为

主，兼涉水墨。早年还与人合作，以一套水

粉组画《鲁迅》而名重艺坛。苏轼有著名的

诗句：“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跌宕起伏

的一生常以“鸿”的书写来自比，故创造出

历史上“雪泥鸿爪”的意象，其内涵是自述

人生如鸿风飞，却从容面对，不计偃蹇。在

潘老师的性格中，亦蕴着这样一份洒脱。

“鸿”既是他的名，更凝着一份豁达开拓的

神。潘老师一生画江南水乡，说他是江南

的儿子，毫不为奇。他把水乡画出一种苏

绣一般的细腻光泽，一种古砚浓墨、琅玕温

润的清风雅韵，一种江南流水磨出来的古

韵清奇的油画之美。

潘鸿海老师的名字都带着水，水乡便

是他的挚爱。我在 2006年的一篇评说他
的水乡油画的文章中，曾称他为“水乡的守

望者”。在那里边，我描写他的水乡油画有

三重网：青瓦白墙是一重网，廊桥烟树是又

一重网，水乡的倒影中传来悠悠的桨声，荡

开涟漪，轻轻地摇着，那又是一重网，三重

网摇曳着如梦的水乡。在中国，当人们这

样地谈到水乡，就一定会谈到潘鸿海，谈到

他的油画。

中华文化有一份深远的抒情传统。屈

原《九章·惜诵》中悲歌：惜诵以致愍兮，发
愤以抒情。真情的吟诵而产生忧悯之心，

悲愤的兴发将传递感情。如是抒情的传

统，将人心中的志向悲怨，以诗画的风雅展

现出来，所谓情兼雅怨，兴来抒情。油画进

入中国，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抒情，抒中国

式的乡情。这个问题尤其在新中国之后得

以重视，水乡成为中国油画家最活跃的场

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某种时代的感情

从油画中溢出，在西南跬成伤痕美术，在江

南集成水乡的古典抒情。一批青年油画家

突破油画的造型、色彩、构成等形式语言的

思考，扎入水乡的古老和诗性之中，来寻找

一种乡土的表达。潘鸿海先生便是其中不

断尝试、淬化成风的一个。他的水乡，欣欣

然如若青山，既有柔美蕴意，又含荒远气

韵。他化荒远于小桥流水之间，解寒碧入

春树浓影之烟，塑成一种独特的水乡之

美。那些春阳与古树，黛瓦与青石，深影与

涟漪，织成一种如丝如绸的韵味，如砚如墨

的油质，织成一种水乡特有的抒情之风。

如是风韵，一如江南，既满目风和日丽，又

十足遗响悲风。这样的江南，这样的水乡，

这样交互作用的抒情传统，形塑了潘老师

几十年不变的油画特点，也絪蕴着今天这

个展览的诗性风华。

水乡实质上是江南山水的缩影，水乡

本非一物，而是万物。水乡好比一个世界，

化万物于一身之中，合万物的秩序为一

体。我曾和潘老师一道在水乡写生数日。

他画水乡，有一种快感。他很轻松，借眼前

的结构，将黛瓦白墙、瓦苔墙草一次带出，

水乡的气息油然而生。那一舟而兼数十百

舟，一水而兼数十百水。潘老师反反复复

的水乡生活，水乡写生。他人在水乡，心与

物游，则水乡之意幡然洞见。这正是潘老

师的水乡味象的妙法。水乡不是瞬间的视

觉，也不是逼近真实的简单摹绘，而是贯穿

于春夏秋冬、阴晴冷暖的综观。通过这种

综观，潘老师心随水乡游，举手兴来，取象

会意，俯仰往还，远近赠答，让自己的心灵

活在水乡自然中。所谓综观，是依照经验

之总体而构成的完整的世界图景。它超越

了一个人的瞬间感受和意念，将其一生的

历练与胸襟置入江南水乡的聚散之中。每

当这样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实景，都只是造

化之间、天人之间的中介，通过它们，潘老

师领悟和洞见了水乡天地的化变，并寄以

诗意超然的深情。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

绕孤村。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这些正是潘老师水乡油画的莘莘诗注。

《说文》有言：水，准也。相对于山，水

主德，为平势、和势。此之所以水乡涵山川

之灵、敏空濛之秀。潘老师笔下的水乡，荡

漾着的正是这样一份平和之气势。潘老师

的油画用笔很自由，水色弥漫，油色蹁跹，

总有一种水乡的迷濛。春树、石桥、流水、

老墙，组成一簇簇的平面，开散聚合，起承

穿插，用这种迷濛之气带出万物的情态。

画论中常有“形”与“无形”、“似”与“不似”

的讨论。潘老师的水乡诸象，朴实天真，却

格外有生气。他善于在诸物的呈现中，笔

随气运而呈常形，形随势变而又无常形。

在绘画的笔色变化中，虚实相向，万物相

生，进而心动情动，诸象由是进入心物两

造、交相互动、共同生发的状态。潘老师还

画了许多水乡的女性。这些女性有水的骨

肉，又有水的神韵。江南水与渔家女成了

一种江南水乡的夭夭风华的配置，漂浮着

白香山、东坡老笔下的绵绵诗意，又是一份

普天之下的江南人谙熟的心灵风景。屋有

传承，水有流转，石存岁月，人存风韵，这正

是潘老师水乡油画的诗意语言。这个语言

虽时有纤浓之累，却清奇满目，悠远动人，

其笔下既接续着油画古朴深厚的韵味，又

充满着江南悠远的诗意，水乡中悠悠荡漾

着的本然的乡愁。

如上是我在潘鸿海老师的作品中，拈出

三方面诗性特点：抒情雅怨，那深远而动人

的雅怨相兼的抒情传统；味象超然，那水乡

之意的味然度见；心随笔转，那心物两造的

诗性语言。“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

纷。”风景旧曾谙，我们再次沉浸在潘老师的

水乡诗情，在他的水光潋滟、烟霭纷纷的绘

画中咏然追怀。他像赤子般依恋母亲，揭示

出江南端庄，水乡秀美。今天，我们将这些

美一一拈出，一片水色作贡品，满目江天祭

乃师，以这些诗性的美，悼怀潘鸿海先生，悼

怀他的杰出的艺心与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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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潘鸿海老师故去已一年多，

但犹如昨日。8月9日下午，记者去浙江美
术馆参加了“风景旧曾谙——潘鸿海油画

艺术展”，现场人头攒动，碰到了不少慕名

而来的老朋友。

当那些熟悉的作品，以原作的方式悬

挂在空旷的展厅里，在聚光灯照射下散发

着油画特有的气息，心中还是有所悸动。

那是一种熟悉的味道，一如多少次，去潘老

师的画室闻到的味道。

潘老师总是在一句“来了啊”的寒暄

中，起身泡上一杯浓香的绿茶，在茶香和油

彩媒介的香味混合交融中，再递上一支烟，

我们用烟味将上述这二种气味完全覆盖，

包括他架上画了一半、尚未完成的作品。

潘老师的家属遵循他生前的愿望，将

80余件大大小小的作品，全部捐赠给了国
家，由浙江美术馆收藏，使其艺术精神能够

有序传承，惠及大众百姓。不禁令人肃然

起敬。这虽然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但

其同样也是一笔价值不菲的物质财富，捐

赠项目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家属的一致认可

与彼此信任，可见家风传承之正。

这是一个老艺术家筚路蓝缕，用毕生心血

凝结的愿望，如今这些作品有这样一个归宿，

值得欣喜和高兴。至少，我们以后如果怀念潘

老师，想看他的作品的时候，还找得到去处。

与潘鸿海老师交往比较多，但其中有

二件事记忆特别深刻，在这个时间节点，写

出来，聊作纪念。事情虽小，也可以从一个

侧面管窥其艺术和为人做事的原则。

有一次杭州油画院一起去松阳写生

采风，由于年龄原因他不太喜欢在外面直

接写生，总是拿着相机去寻找入画的风景，

然后回画室再创作。我便陪着他一路翻

山，走高爬低。他总是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来选择风景，在一处并不起眼的被村民废

弃的老屋前，他停下脚步，观望思索一番之

后左拍右拍，似乎十分钟情，我很疑惑，便

问他，这样杂乱的地方能画出彩？他笑笑

不语。我便也应付跟着拍了几张这个场

景。过后觉得这种资料没啥大用，便早就

忘了这事。

直到某一天在他的画室里突然见到这

幅《柿子红了》作品，十分惊艳，这不就是我

熟视无睹的那个场景吗！这才明白，艺术家

的选择有多么重要，往往会在被我们熟视无

睹的场景里，找到韵律、找到节奏，找到心仪

的色彩、找到美的画面。潘老师既有着独到

的眼光，也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他一

个字都没说，就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另一件事是，潘老师应邀接受“中华五

千年——百年追梦”重大主题创作任务，要

画一幅表现良渚题材的历史画——《玉馨良

渚》，作品以三联画的构图组织方式，艺术地

重构了理想化的“史前”人类社会图景，描摹

出江南伊甸园的美好清丽与富饶繁华。从

采风、拍摄资料，到构思、创作草图、上大稿，

他和助手汪文斌老师一起，前前后后花了两

年多时间。期间我去过几次他们的工作室，

算是见证了这个过程，也了解其中众多细节

和故事。于是在他邀我写一篇关于这件作

品的创作手记时，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前后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写了将近万字的

创作综述，用于画册出版。潘老师执意要付

我稿酬，我断然拒绝，说以我的工作性质，写

这个也不算啥难事。没想到，过了几天，潘

老师竟然提着一大袋整整十条中华烟给我，

让我非收下不可。把钱转化成实物，可见其

不肯欠人情的决心，也使得我只能惭愧地收

下这份情谊。

自古“量小失友，度大聚朋。”潘鸿海老

师以自己的宽容大度和人格魅力吸引了许

多朋友在其身边。

江南的儿子
——献给《风景旧曾谙——潘鸿海艺术展》
■许江

熟悉的味道
■本报记者 唐永明

潘鸿海 柿子红了 90×120cm 油画 2012年


